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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青蓮教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確立先天無極瑤池信仰以來，青蓮教道

學建構的最大特點，在於它是以通俗的創世神話形式演繹宇宙發生的過程，說

明宇宙萬有皆来自無極生太極而層層生化，從而也就論述“瑤池金母無極天尊

——生天生地大慈大悲”是超越也是進入一切時空的不生不滅。整個青蓮教，

以及後來從它分流的各道脈，有一個共同的信仰；他們都深信這位“老母”包

融了無數個無窮盡的宇宙，所有一切宇宙會一再生滅迴圈，各個宇宙的第一因/

創造者也都是以“她”為“母體”。信眾由此堅信，人類現有的肉身和性靈亦

是源自無極生化萬物的過程，人類的“原靈”也是來自“她”，與“她”相

通，受“她”愛憐呼喚，以“她”為歸屬，猶如走入世間的苦兒有個在遠方等

待的慈母。由此，青蓮教在建構起對人世苦難的認識之同時，也確信無極瑤池

會在這個世界消滅以前向着人世间開放，救度所有“原靈”複本還原，回歸老

母懷中的極樂古家鄉 ；這樣也就構成教派獨特的“末劫收圓”理念，主張人類

在世間劫數未盡之前應該即刻迴心向善，預先轉變地上娑婆世界成為極樂佛

國。1 

 

就由於在青蓮教道學理論中，所有人類都是無極老母沉淪在世間的迷途孩

兒，因此青蓮教內自 19 世紀中葉便出現致力“中外普度”的文獻記錄。在

1843 年整頓青蓮教的“先天五行”其中，雖說只有水精子彭德源與金秘子林芳

華兩人在兩年後的教難中成功逃生，未曾殉教，但是這並沒有打消他們領導青

蓮教繼續發展的悲願雄心。從這兩位祖師留下的文稿，後人可以發現他們悲天

憫人與雄心魄力，他們是不怕危難的承顶清廷鎮壓，一方面力圖融匯儒釋道三

教理論去論證青蓮教的“天命”與“道統”，另一方面持續派遣教眾以商貿

“遮身”四方八面傳道，包括派遣傳道師常駐南洋，以外語接觸其他民族傳播

先天瑤池信仰，成就了清代宗教歷史上的罕見現象。 

 

二、憑“生理”遮身辦道要暗訪賢良 

 

回顧清代青蓮教前人撰寫的文字，清代的青蓮教領導是極注重商業活動，

主動設想到商貿生涯較有利配合傳道需要。以滄州子彭德源（彭依法）為例，

他被青蓮教後來分支的諸教派公認為復興傳承的“先天五行”之一，稱之為

“水公祖師”；他在撰寫《十六條規》裏頭談到如何以俗世生活作為修行基

礎，其中即有提到說：“修身欲明齊家，訓妻教子儉勤，生理手藝或讀耕，各

習一項務本”。2文字中的行文脈絡可謂明顯表現彭德源的思想態度，他不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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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清代依舊盛行的“士農工商” 排列，所以就不將商貿視為末流，而是重視

“生理”的位置。 

 

有意思的是，彭德源用以形容商貿的字眼是“生理”兩字，原本是個華南

地區流行的用詞，迄今也還在南洋地區流行。青蓮教以修煉“性理”的歸旨，

而其祖師人物以“生理”作為“務本”的概念去相對與相應“性理”，反映着

教中思想畢竟不離《中庸》所謂仁者“以財發身”的教導，正如彭德源在編定

《三元調規》的序言中說：“有財能舍救眾，無財捨身度人„„又要認真大

道，又要富貴不淫，有了這些財德，即可憑佛領恩。”3 “生理”顯然只是為

了“生存之理”，即如何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 

 

正因如此，按照青蓮教眾重視修行性理的共識，所謂的商業貿易固然可以

是謀生手段，但更應該服務於傳教度人的善願，如《三元調規》文內也有說：

“凡立志出府過縣，開荒闡道，接引原人，務要道德精明，活潑圓通，膽大心

細，做一生理遮身，暗訪善人，方能久居他鄉覓得佛子蹤跡。然非至人不開，

非理明賢士不傳。„„已得於彼，必要調度一年半載，大道可以展開”。4這樣

一段文字，可以印證彭德源時代的青蓮教傳教方式既不是公開的，也不是廣泛

外傳，傳道者到了一處新地方尋找親信徒，不是靠建廟，也不是在街上隨意宣

講，而是要到處“暗訪”，尋找到適合的傳教對象之後，又經過一年半載的調

度，才能確保在當地有人有能力發展堂口。 

 

再從《三元調規》的內容對比彭德源後來頒發的《四大條規》，還可發

現，當年青蓮教眾實踐《三元調規》的建議，借著投身商業“遮身”去傳播瑤

池無極的信仰，不只是受到教內鼓勵，其中一些人設立生意的經費，也可能是

依靠前頭的帶領人物運用組織經費支持。《三元調規》提到有些人不曾帶夠錢

銀離開“家裏”外出傳道，評論說是是很不智慧的行為，其文中質疑與批評

說：“揚名彰彰，行至地土，不備生理遮俗，身帶幾兩盤費，朝夕用之，何能

久站？”5 同時，另外一種遭受詬病的行為是傳道者不理招來信眾素質，只求

點算出人頭數目回到“家裏”交差，這被認為是缺乏智慧的徒勞傳道。《三元

調規》批判這些人都是“花費佛家銀錢，枉勞足跡，錯過良辰，不但失卻前

程，反欠佛賬之過矣”6所以，在較後期頒發的《四大條規》，第二條是要求信

眾宣誓“體三元之條規，銀錢儉用，惜福為佳”7，而第三條誓約則是說“出入

錢銀，分文報上，不得隱瞞，不將多報少，不以少報多，絲毫不苟，對上下不

欺”。8過去有些前人注解，可能以為上述“錢銀”是指各地辦道收捐的錢財收

支。但是，青蓮教在當年的形勢是秘密傳教，如果所涉只是地區佛堂開支，並

非大筆經費，就不見得要嚴格規定必須層層上報，添加暴露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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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青蓮教自身的歷史去看，青蓮教重視商貿，並且通過商貿度化新的信

眾以及發展組織，顯然又是和宗教態度影響的歷史意志有關。關鍵就在上述文

獻使用的“遮身”以及“遮俗”這兩個辭彙，反映出青蓮教眾從事商貿活動的

理由不僅在自身的謀生需要，也是為了掩護組織和籌集經費。就以南洋流傳的

《四大條規》為例，有些版本避開彭德源原來叫做“滄洲子”的道號，僅稱

“滄洲老人”，卻刻意把刊印年代混淆，寫成“大明宣德元年”，可見相關版

本的原件極早，是青蓮教遭受壓迫時代留下的版本。9 

 

以青蓮教度亡經典《十誥靈文》為證，青蓮教義既然主張“無極” 存在

於“未有天地人倫”之前，又說“無極”創造天地之“理”與人心本性本來互

相貫通，如源源不絕母子相憶，經典也就借著救度生死大事向著大眾宣教，把

“瑤池金母無極天尊”不忍心人類迷失世間形容為苦母盼兒。《十誥》第一誥

旨在呼喚眾生醒悟：“一誥陰陽男女，聽吾指惺靈文，當年鴻濛混沌，未有天

地人倫，我母慈悲廣大，發下九六原人，初來開荒下種，囑咐莫迷歸程，奈因

紅塵幻景，忌卻良知良能，凡是血心作主，元神變成識神„„如此輪迴大變，

骸骨積如山林，我母靈山悲痛”。10這段誥文內容明顯是把“瑤池金母無極天尊

——生天生地大慈大悲”視為創造世界與人類的源頭，並判斷“老母”慈悲是

先於諸“劫”的存在；正因如此，青蓮教義也就合理解說了無極“老母”不會

坐看人類受苦，要在世界末劫之前度盡眾生，重建人間成為相互通貫無極境界

的理想世界，正如教眾求道時候按照《祀佛禮本》與彌陀互定的誓約：“古彌

陀親發下四十八願，要度盡眾生凡間眾生成佛，裟婆改換做蓮花國，方歸西方

極樂淨土古家鄉”。
11
 

 

但是，結合著當時中國形勢，“老母”既然要喚回天下“原靈”或“原

人”，一旦人心和母娘慈悲相通，人類要上體天心，修道的誠心必定會朝向天

理公道，擇善固執，為建立太平盛世反對一切不慈悲和不公義。如此教導，落

實在日常生活，遲早勢必與清朝政權發生矛盾。 

 

事實上，在青蓮教的傳統，以經商“遮身”四處傳道的情形確實普遍。其

中，青蓮教十三祖楊守一的弟子郭建文，道號葛依元，歸宗後改名劉儀順，原

來是彭德源同時代的青蓮教“後天五行”之一，他在道光七年（1827）楊守一

遇難殉教之後，曾經在四川一代以貿易掩護傳教；以後青蓮教在道光二十五年

（1845）遭受鎮壓，先天五行只有“水祖”彭德源與“金祖”林芳華逃逸，葛

依元卻早在兩年前分離出去，潛回西南，以後另組燈花教起事，與清政權抗衡

十四年。12 

 

彭德源於咸豐八年（1858）歸天，由同屬青蓮教先天五行的“金公祖師”

林芳華（林依秘）統盤。林芳華頒訂的《喫緊銘箴》，名副其實，為教眾闡述

在風聲“喫緊”時代應該如何有所作為。以“黃中老人”署名撰寫的《喫緊銘

箴注釋》原文有說：“凡開荒引道，須要活潑之心，生意為本外掩身，又好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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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救拯”
13
，其注解部份則說明“但凡開荒接引，乃極苦之事，又為極美之功

也。活潑者，非身浮刁乖，舌甘身搖之活潑；須心機圓融，明進退之吉凶，勿

露圭角，善學同塵，以生意作養身，訪高賢不用性急，道念堅固，無有紛牽，

隨遠近而救濟，曆歲月而無辭”。14可見《喫緊銘箴注釋》無論原文或注釋都在

延續着彭德源早先的主張。而接下去的原文則說：“有此遮身之法，任他關卡

詢問，無阻無考坦蕩行，五湖四海不禁” 15，足以證明青蓮教一貫實行以商貿

掩護傳教的策略；其解說進一步叮囑方法：“末劫當權，宇宙不寧，加之人心

狼虎，而今世之善信能有幾人？況又關津重疊，盤咭森嚴，恐疑善以作匪，遮

身之法不可不備也„„第一書本不可多帶，每樣一二為止„„多則有礙於身，

而關津或有阻滯，故必以少為美，庶幾可坦行而無禁也” 16很明顯，在青蓮教

屢次和清廷交手之後，清廷很注意取締這一類宣傳瑤池度眾的經典，而教中也

屢屢總結應付時局的傳教經驗。 

 

所以，林芳華頒定《喫緊銘箴》建議必須謹慎尋訪對象發展組織，包括先

要長期觀察對方，不能貿然發展信徒，有其背景；以至他要嚴格建議“至彼一

月不怠，暗釣賢良為心，察言觀行要辨明，倫理時常審論”。17到了注釋者生活

的時代，來自清廷的壓力依舊存在，公開傳道不是很樂觀的事，注釋中解說：

“凡引道或遠或近，若到彼鄉安居，以生意為由，將書暗藏彼處，勿用隨身，

以防關津盤問。蓋朝去暮歸，不必帶書，只宜覓訪賢良也。又必耐煩苦覓，一

月為止”。18 

 

由此看來，青蓮教為了在各地長期紮根經營道業，所謂“遮身”的概念不

見得就等同“掩護”，更不可能單是為了掩護傳道而設立耗錢的生意，也必須

同時照顧到傳道人日常的善養肉身；亦即說，青蓮教眾至遲到了先天五行領導

的時代已經“正當化”以商貿生涯配合傳道事業的傳統，其後青蓮教各分支多

也不改傳統，主張出外的傳道人必須聖凡同修、以財發身，真能經營“生”

理，謀生過活，甚至聚集財富去利益度人大業。 

 

三、到南洋開荒目標在中外普渡 

青蓮教自 1845 年在各地屢屢起事失敗，受到清廷嚴厲鎮壓，後人稱為

“金秘祖”的林芳華（林依秘）也輾轉流離四方，一再避逃官難也一再訪賢傳

道。可是在他領導下的青蓮教並非沒有發展，反而是有部份骨幹教眾走下南

洋，面向海外華人與當地原住民傳播宣揚瑤池信仰，突出了“中外普度”的開

展。 

 

以馬來西亞來說，不論在東馬或西馬，19 世紀下半葉出現了許多淵源於青

蓮教的先天佛堂，至今尚存。在東馬砂勞越，古晉林華山觀音堂在 1867 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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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落成，後頭另有“福善堂”掛有無極天尊名號
19
，其廟中存有光緒二十三年

（1897）征信錄碑文，證明後期發展蓬勃的擴展需要。在檳城，大圓佛堂可謂

在當時市中心罕見的大型別墅建築，1883 年《建造大圓佛堂石碑》密密麻麻約

600 者捐款名單，捐款名單包括有比它更早落成在檳城車水路的“善化堂”。

當然，在東南亞各國分支龐雜的瑤池道脈，並非只有上述兩處佛堂，可是單憑

這兩廟，已經可以充足證實青蓮教在 19 世紀中葉以後普傳南洋，信仰者眾。這

些道場遍佈民間，對外宣稱修的是先天大道，但多數是以社區善堂的姿態受到

地方上尊重，人們普遍統稱為“齋堂”。 

 

按照大圓佛堂流傳的《無極傳宗志》，其內容清楚點明青蓮教傳播海外源

於“金秘祖”在世時“調賢良於四海夷域布化”，宣佈“道開中外”。20這以

後，南洋教眾之間也因此出現一種自成一派的道脈源流說，以青蓮教楊還虛與

徐還無兩位為“虛無二祖”，又尊奉彭德源為“東土第十四水公依法祖師”，

接著就再由林金秘“領瑤池之寶筏”說起，說到本系統源自金祖嫡傳的十六代

祖“東初祖”，以後是由十七代“性空祖”回到廣東惠州“築精舍於羅浮”，

重新建立在中國的祖庭。21因此，青蓮教南洋分支其他分支的最大差別，也就源

於它在海外形成的實力；至少，羅浮山朝元洞這個強大系統在往後是一直堅持

青蓮教 19 世紀以後的歷代正統祖師必須落足南洋，又確認羅浮山朝元洞的祖庭

地位。海外傳教固然不必“遮身”，但“中外普度”還是需要財資，這也就造

成這支道脈各佛堂重視向商賈傳道，安放在祖堂的道眾神主往往都是經商出

身，壁上掛著的早期信徒遺照也幾乎都是“生意人”。 

 

再根據上述羅浮山朝元洞重新編刊《無極傳宗志》的文字脈絡，當年由金

祖親自命勉其系統東初祖出國宏道，金祖是告訴對方：“爾體祖志，莫辭艱

辛，荒開域外，三載回程，道宏德立，可接祖任。時同十地，表申瑤京，中外

兼理，誠約甲戌海上回音”；依據其時間記錄，金祖是在“辛未（1871）春

正”那年“面命薪傳十六東祖”。22這一段文字帶來諸多訊息。依據此說，羅浮

山朝元洞系統的祖師本來就在教中擁有“十地” 道階，當時也只剩下金祖擁有

比他更上層的“五行”道階；而且，他是在 1871 年青蓮教分裂之前奉金祖之命

出國傳道，約定要在甲戌（1874）回報金祖，由此便證明他是金祖親派出洋磨

練的嫡系。據此，即使林芳華在同治癸酉年（1873）去世前來不及“面命”接

班，身在海外的“十地”還是擁有過問中國教務的身份地位。23 

 

青蓮教也曾經把 19 世紀中葉出洋傳道編寫成唱道情的形式，向一般道眾

和老百姓教唱傳播。在南洋道場之間流傳的《入聖鴻規合編》唱說：“數一

斤，二八逢，總盤交付金公統金公祖，啟慈衷，一視懷仁四海同。„„施大

德，建奇功，頒發開荒萬國通。”24又唱：“祖明命，命東翁，躬行異域度原

                                                           
19
劉伯奎：《砂勞越河畔的華人神廟》，砂勞越：砂勞越華族文化協會，1993，第 44 頁。 

20
《無極傳宗志》，濟一堂性空刊，光緒丁亥歲蒲月，第三十四頁。 

21
 同上書，第三十一至三十六頁。 

22
同上書，第三十五頁。 

23
依據青蓮教的傳承淵源，道階制度是根據傳道/護道功德的成績結合修習先天大道的修行次第

確認，由天恩師德認證，由上而下分為“祖師、五行、十地（十葉）、頂航、保恩、引恩、證

恩、天恩、眾生（依修道功德層次又分三階）”。 
24
裕安老人鑒定：《入聖鴻規合編》，惠州羅浮山朝元洞藏版，光緒庚子新鐫，第四頁。 



種„„人善願，天故從，普度夷邦各國孮”
25
 ；還有就是說“金公祖，喜意

同，辛未春正奏上穹。命東祖為兼理，近地各國中外統。卦氣周，西轉東，金

公癸酉付玄宗。26唱詞的語氣每每流露對此大事因緣的豪邁感覺。 

 

把上述《入聖鴻規合編》所謂“數一斤，二八逢”的隱喻去對照其他唱

詞，其中有些唱詞編寫的敘事是說：當先天五老到雲城集合，他們看見袁祖顯

聖空中，天上也顯現“水一”金牌，讓大家醒悟《河圖》“天一生水”隱喻，

所以才選出水公為十五祖，以後由金公接十六祖。27這樣的說法《無極傳宗志》

的記載會有出入，無疑是中間把“代”和“祖”混淆，以為既然徐楊合稱的

“十三祖”遇難歸天，十二祖袁志謙重新出來“代位”也算一代。 

 

其實，林芳華是否青蓮教各支脈公認的十五祖，至今是各道脈分支爭議未

解之結。可是撇開青蓮教在林芳華歸天後發生的各種繼承爭議，林芳華是在青

蓮教分化之前，早已“表申瑤京”派人出海“中外兼理”，足於證明他注意到

海外華人社會的存在，擁有海外傳教的意識，也顧念屢次受到清廷鎮壓或起事

失败流落海外的教眾。而且，青蓮教當時確實也要有些通曉外語的人才，才有

機會向外邦傳播“瑤池”是信仰上的終極歸宿。這樣一種跨海採用外文傳播中

華教派信仰的事蹟，在清代宗教史上是少見的。單是從教眾唱的道情詞有提到

金祖“作寶筏，命東翁，暹人得度”28，可知道他們所唱事情是那幾十年間發生

在南洋事情，是當地人所皆知而又無從做假的，這就證明了清代瑤池信仰曾經

走進盛行南傳佛教的暹羅佛國。 

 

自金祖派人南下以來，青蓮教以至它後來分化出的各分支道脈在海外自由

傳教，也反映出中國“秘密教派”到了海外會演變出另類活動模式。一方面，

教內依然認為皈依儀式的後續是不得輕易濫傳的內丹功夫，其中有著天道秘傳

的珍貴意義，因此嚴禁向外人道破；另一方面，他們在南洋建立齋堂對外傳

道，道門廟宇是積極開放對外傳道和籌款，也開放給公眾膜拜，其活動、祭祀

儀式，其中部份經典，也幾乎都是公開了。 

 

翻閱羅浮山朝元洞留存的《慶祝表文》上下卷，其中收錄的一些表文是專

用在祭祀傳道有功前人，從中可以發現，青蓮教眾在南洋從慘澹經營到海外興

盛，其傳道區域主要遍佈南洋各地重要的商業港市。 像《慶祝表文》上卷提到

羅浮山朝元洞系統的“十七代祖”沈性空，這位祖師多數時間是居留在英殖檳

榔嶼，身處國際自由貿易港口的氛圍。《慶祝表文》上卷說他“垂勝跡於羅

浮，朝元創建；啟道源於兩粵，中外兼宏”29，確實反映出他重建祖庭的目標是

為了重新開啟廣東和廣西兩地“道源”，但相較於《慶祝表文》顯示許多前人

都是在南洋傳道有功而受到奉祀，可知其重點畢竟還是要“兼顧中外”。而其

中〈裕安老人榮慶表〉提到十九代裕安祖師，則說他“故自暹邦修隱，東祖即

                                                           
25

 同上書，第五頁。 
26

 同上書，第九頁。 
27

 同上。 
28

 同上書，第三十二頁。 
29

 《慶祝表文》，惠州羅浮山朝元洞藏版，因封面脫落，出版年代不詳，第二十五頁。由於光

緒二十年出版了新鐫版本添加下卷，這一版本初版當在光緒二十年之前。 



授以真傳，檳埠開荒，道宗益欣其竭力”。
30
在此同時，《慶祝表文》相關道和

先師的記載是說他“暹域真儒，道辟仰光，德化夷性”。31，由此亦可證明，19

世紀中葉以後，從暹羅本土前往緬甸開荒的傳道師，是落腳在銜接印度洋與麻

六甲海峽的東南亞港口，向著緬甸人傳播先天瑤池之道。 

 

同時應注意，青蓮教眾以“道運永昌明進”排列字派，是根據教內職階決

定，只有擁有“保恩” 以上道階才可以是“道”字輩，負責主壇點傳大道的重

任。在《慶祝表文》上卷，除了說明了原稱“道陽”的“東初祖師”是“初開

荒於東浙，複跋涉於南閩”32，還提到多位最早南來的“道”字輩傳道師，也都

是來自浙江。如〈道遠先師成道〉表文上說“先師浙地良材，洪波寶筏，助東

祖與沈祖護法長江，調蜀邦與湖邦，孤行萬裏，捨身辦道”33；又如〈道興先師

聖誕〉表文表揚陳道興是“浙水名賢”，說他“佛前領命，海外立功，扶道脈

於乾元，法堂贊東祖於三江大地，秉一心輔沈祖陞十葉於閩邦”。34還有一位慧

妙先師，其成道祝表稱她““武林望族，浙海名媛„„善調夷夏，承金祖明

命，力扶東祖道場；又襄沈翁普度”。35如果將這幾份表文內容結合考慮清代從

浙江舟山群島到閩南的水域實況，當地民間的經濟活躍向來就是依靠來往南洋

的海上貿易；後來者雖然沒有充足的具體文獻為證，也可以推測這些先賢前人

在出發下南洋之前應該早有所聞南洋各方情勢。這幾位“道”字輩從浙江下南

洋，沒有謀生手段是不行的。他們若是恭敬遵照彭林兩祖的訓言以商貿“遮

身”南下，當然也絕不是空著手走去人生地不熟的異域傳教。 

 

另外，從《慶祝表文》下卷，還可發現傳道開荒是通過一代帶起另一代，

跨海發揚傳承，越播越遠。就以讚頌〈道宗先師〉的表文為例，文中讚頌道宗

先師 “志道暹邦，修真檳域。跡起古梅，任當十葉，扶東祖以濟眾”36，文字

讚揚道宗以“十葉”身份由廣東梅州南下檳榔嶼輔佐祖師，以後又向暹羅傳

教；之後則有〈戴道濟先師〉表文說明道濟“初在檳埠修真，得道宗之秘訣；

後回香港調理，受東祖之陞榮”37 《慶祝表文》下卷還提到有一位道新先師是

在裕安作主時期到越南開荒，“扶道綱於粵海„„名傳西貢，偕友邦而為茲領

袖”。38 

 

上述零星片斷說明，正當林芳華領袖著的先天瑤池道脈在中國本土承擔著

內憂外患，他派到南洋的很多傳道人則積極在“海外立功”、“善調夷夏”。

也即是說，自從英國人 1786 年開闢檳榔嶼成為亞洲第一個國際自由貿易商港，

這裏在 19 世紀中葉以後也成為青蓮教艱難時期轉移海外開荒的重要基地。從

“東初祖”的南下，到性空祖師重建羅浮山祖庭，再到裕安到羅浮山祖庭接任

十九代祖師位子，他們都是長期經營檳榔嶼，由此調度香港、越南、新馬、暹

                                                           
30
同上書，第百一五頁。 

31
同上書，第十七頁。 

32
同上書，第十五頁。 

33
同上書，第七十九頁。 

34
同上書，第五十八頁。  

35
同上書，第一百零九頁。 

36
 裕安氏重刊：《慶祝表文》下卷，惠州羅浮山朝元洞藏版，光緒二十年新鐫，第三頁。  

37
同上注，第二十九頁。 

38
 同上書，第八十七頁。 



羅、緬甸的道務。將這些地區的海岸線連接起來，正好划出來往南中國海轉入

麻六甲海峽的沿途路线，也就是亞歐商貿航路的必經水道。 

 

如此看來，《慶祝表文》上下卷記載了許多“道”字輩的傳道師，都說他

們長期或一度居留檳城，又豈屬偶然？奔走四方傳道要有效果，就需要更多自

主時間，也需要資財相配合。前人如果以貿易“遮身”，據檳城而遊走鄰近市

鎮從事商貿，結合商貿之便各地傳道，無疑是長遠之計。事實上，直到 1980 年

代，青蓮教分支的歸根道、同善社、萬全堂、朝元洞等系統，各自都有些老前

人是一生不改老習慣，他們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的佛堂之間來往辦道，

也是依靠著到各地“做生理”的方便。 

 

就這樣，從南中國海到麻六甲海峽的南洋諸島，既是華洋混雜之地，又少

了清廷的壓力，多了多元族群的認識，竟然讓我們更清楚發現青蓮教是一個擁

有對外開放國際意識的中華教派，關心朝向其他民族說教。由此亦說明其教

義：在先天道門，既然“接掌天盤”事關天下氣運，教徒自不應該把自己的信

仰看待成只是“華人”信仰。這也反映清朝海禁打開之後，華南到南洋華人長

期面對洋務的演變，體現在道門是重視“中外普度”。到了 1892 年，朝元洞系

統的裕安祖師發佈《裕安祖師接盤佈告中外書諭》，理所當然就自認“佈告中

外”絕不能只是針對華人，於是便要從十七代沈祖（性空）極受“華夷稱頌”

說起，以及說明天命掌統盤這等大事是東西方華洋共同大事。39又於是乎，不論

其他民族懂不懂中文，還是要以“佈告中外”之名義發文。 

 

四、稱老闆掌櫃莫非是修行了願 

 

回歸青蓮教歷史，《無極傳宗志》描述的“金祖”形象讓大家進一步認識

到林芳華是一位具備“中外”意識的領袖，他在青蓮教受盡鎮壓的困境中，進

一步發揮彭德源總結的以商旅“遮身”傳道的策略，推動教眾南下經略南洋。

至今在南洋各道門口述的歷史記憶中，有許多最初南下的傳道先生，都是挾帶

資財南下經商，既是做生意也是傳道。即使在民國以後，張德欽老師在馬來西

亞霹靂州推動歸根道甚力，建立多處點傳道場，他老人家最初也還是靠著在江

沙鎮上做建築生意打底。40如此即說明，清代青蓮教徒奉行這位金秘祖的意旨下

南洋，並非偶然，也是有所準備。只惜林芳華在 1871 年派遣弟子下南洋，還未

等到弟子“三載回程”的“甲戌（1874）海上回音”，已然在一年前駕返瑤

池。 

 

可是，在青蓮教在飽受清政府打壓的秘密傳教時期，受其尊崇為“水金二

祖”的彭林二老先後提倡以商貿“遮身”傳道，其實影響深遠。淵源自青蓮教

的各分支系統，一直到民國成立以後還是老習慣，長期流行將系統內擁有引恩

道階的傳道師“尊稱”成商號的負責人，如歸根道以“老闆”相稱、同善社稱

之為“掌櫃”，普度門稱呼“東翁”。原本在非常時期的“遮身”之舉，演變

到後來，即使傳道人不是做生意，也一律叫“老闆”叫“掌櫃”了。以後，一

貫道則是與時俱進，採用更現代化的商業辭彙，稱呼點傳師為“經理”。 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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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注 28。 
40

 張德欽：《三教同言問答》，馬來西亞太平西華精舍，1966 年，第 1-14 頁。 



說，各支先天道門流傳至今的這系列內部稱呼習慣，實有助後人追溯過去先輩

如何傳播瑤池信仰以及維續先天道脈傳承，其中滿佈艱辛危難。可以想像早期

道眾遠道出行，走遍大江南北互相聯繫與傳道行蹤，言談處處總要小心官府考

驗；不論在近處或遠方走訪道友，總是上門貨鋪或小店裏找人，都得小心翼翼

自稱本身來自某某商號想要拜見某老闆。 

 

從效果考慮，青蓮教主張深入民間度眾生，以經商貿易“遮身”也許是較

可行的接觸眾生方式。首先就很難想像，若果外來傳道師缺乏經濟穩定的可靠

形象，他要如何啟發地方居民入道的信心？由此回望前人用心，自彭林兩祖建

議教眾以經商“遮身”，從青蓮教到它後來演變的各股支流讓保恩道階以“老

闆”、“掌櫃”或“東翁“身份傳道，也是相當適宜傳道人從混跡市井到接觸

達官貴人的需要，頗能配合教中強調大道不應藏在宮觀寺廟的“道傳火宅”說

法。其次，維護著“道不濫傳也不易外傳”的嚴謹與神秘性，也有利信眾接受

傳道師點明大道以後的信仰生活，讓他們自覺“得道“的珍貴。這或亦是彭祖

筆下會採用“遮俗”兩字的原意——以示隨機調度地方賢人、方便設教的重

要。 

 

現在回顧當年青蓮教“先天五行”凋零得只剩下金祖林芳華的局面，也

不應以為林芳華是在獨撐大局之刻單憑自我決斷去推動“中外普度”，或者認

為他純粹是為了教派圖存。客觀上，青蓮教下南洋的確是將歷經鎮壓的部份殘

餘實力轉移向海外生蓄力量。然而，更確切的說，正如林芳華在《喫緊銘箴》

評論時勢，是驚心動魄描繪“這場收圓奇事，古今罕見希聞，山精鬼怪擾凡

塵，五斗天魔放盡，目下兵災猶小，大劫後難隨臨”41，這位宗教領袖的決定畢

竟是基於局勢激蕩，讓他和教眾進一步“印證”他們熱切信仰與回應的“末劫

收圓”信念。所以，南下開荒的信眾，是在林芳華領導下，更強烈催動符合大

眾原來信仰的集體行為。 

 

要知道，相對於傳統道教強調開劫度人，青蓮教更重視“末劫收圓”，其

教內傳道師以《祀佛禮本》為信徒說皈依，重點也在反復闡說末劫苦惱：“今

時三會龍華，乃是延康末劫，彌勒古佛普度收圓„„不久有三災八難降臨，水

火罡風齊起”。42而青蓮教整套“末劫收圓”理論，查實是繼承宋朝邵雍《皇極

經世》天地生成循環論，依據邵子計算天地“一元十二會”的生滅循環數理，

並借用道教“延康大劫”概念，預言當前宇宙萬物正在一致朝向破壞殆盡，準

備下個宇宙再生，由此便構成先天瑤池信仰悲天憫人、末世搶救眾生的道學基

礎。43然而，正如青蓮教《祀佛禮本》強調人的誕生本是墮入苦海“生生死死，

脫骨如山”44，《禮本》反過來也說“人身難得,中華難生，道場難遇„„見道

方修道，聞法早超昇”45，這是認為教眾應該慶倖降生在充滿天災人禍的苦難中

華，才有機會接受最大磨難，培養出應劫度人的雄心與能耐。這樣一來，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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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注 13，第二至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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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 11，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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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琛發：〈末劫收圓：概說先天道諸派瑤池信仰的迴圈創世觀〉，載趙宗福主編《崑崙神話

與世界創世神話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2 年 8 月，第 86-107

頁。 
44

 同注 11，第六頁。 
45

 同上注。 



蓮教信眾心中，崑崙山的神聖意義倍增，它既是無極老母創世過程留在人間的

地理標誌，上方又貫通著西方王母在太極界化現的瑤池仙境；而太極界的西王

母既然以無極界老母為本尊，若西王母的瑤池是眾仙成真的入門處，無極瑤池

理所當然是崑崙瑤池所反映與貫通的更高層次，亦即眾仙佛和地上原人世間曆

劫後返本還原的歸宿。46而且，認識到所謂“九六原靈”既然不止華人，教眾面

對“末劫收圓”的急切，自應視“中外普度”為己任。 

 

若追溯青蓮教文獻，據稱是彭德源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撰寫交托後人

的《儒門鐘鼓文》47，文中既有說“巧遇儒教傳執中，一貫大道九州佈送”48，

又有說“儒鐘教化中華境，韻響傳遍外國人；惡徒不肯信，凶鬼難饒分；裟婆

定要改換蓮花境，地府必然化作佛國京”。49 可見“中外普度”的概念，也不

是林芳華後來的設想，而是由他手上去實現教義原來的主張。“中外普度”經

由青蓮教諸老筆下出入儒釋道的闡釋，又是通過神道設教重構禮運大同的說

法，隱隱然是以宗教描述召喚者埋藏在老百姓心靈深處的“天下”觀。 

 

當青蓮教眾通過一系列信仰的神聖意象建構出生命成聖的終極指向，他們

是真誠的流露出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姿態，要求回歸瑤池天理，講究慈悲與公

道。在清政府眼中，這一種“末劫度人”的態勢可能是蓄意破壞統治穩定的妖

言惑眾，可是青蓮教的忠貞信徒卻也是為此不惜拼死了願，縱使粉身碎骨也想

到對抗俗世災難去救度世界，包括海外傳道。如此構成的信仰回應世俗的張

力，才是構成清代青蓮教“中外普度“生命力之關鍵。 

 

概括青蓮教相關“末劫收圓”的教導，它的整套教義對當前世界的一切不

完美，是充滿著憂患意識；它同時又是憧憬著未來世界會超越眼前污染。這套

教義或者才是青蓮教信徒願意以經濟活動“遮身”傳道的理由。“末劫收圓”

並非建構在類似“西方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倫理”的敘述方向；其信徒明顯的

是在利用商業活動，以及增加原來單純從事商業活動的風險，去為自己結合社

會理想的信仰服務，以致他們願意深入海外異域開荒。尤其當《十誥靈文》唱

誦到末劫收圓的部分，它是描述天上諸仙佛向著瑤池金母“三天諸佛請命，保

奏三生顯靈；三真瑤池作保，下應江南新仁”。50 這是帶著“判教”味道去公

開宣稱“老母”位階高過佛教諸佛以及道教三真，實際上也是宣佈必須全盤整

頓其時深受統治威權與世俗功利軟化甚至奴化的傳統宗教氛圍。這一來，就更

突出了清代青蓮教先天瑤池信仰的柔情與悲願，主動承擔眾生苦難，尋求從

“外凡內聖”到“內聖外王”。 

 

                                                           
46

 同注 43，第 1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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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老人：《儒門鐘鼓文》，湖南省馬山李培元、曾至誠、王光明重刊，宣統元年。按：此

一版本正文前附有〈新刻後天儒門鐘鼓二文敘〉，提到“期值白羊勝會，大道該歸儒門執掌”

而且述及“儒童即孔子”，“奉無極聖母懿旨投生楚地，癸卯年天人交接，承受道統，大開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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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在漢陽重新整合組織，以先天五行共掌，也被說成是彭德源接任祖

師的因緣。 
48
同上書，第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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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書，第十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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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注 9，第二頁。 



即使在第二世界大戰結束後，當年英殖民地香港標榜宗教自由的氣氛，後

來的青蓮教分支，依舊是懷抱著面對“末劫收圓”的悲願，支持著傳道的熱

誠。歸根道在香港歸元道堂的陳興福老闆，在 1948 年寫作了系列公開發行的傳

道文字，其中有廣為分發的《天地為一元之造化說》單張，還是延續青蓮就教

從邵雍繼承的老說法：“蓋聞邵子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元為十二

會，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名之，每會一萬八千年，子會開

天，丑會辟地，寅會生人。”51而陳興福的筆下仍然延續歸根道淵源自青蓮教的

老調新譚：“卯會育物其時，人畜不相侵犯；辰巳午三會，人心反常，人畜殺

害相尋，造成大劫，故有儒釋道三教領命分任普度„„然先天辰會中天巳會之

時期經已過矣，現即後天，正當午會，天命在儒，當由吾儒領命普度眾生，及

三會收圓九六也。” 52 同樣的單張，後來也在馬來西亞各地歸根道場流傳，顯

示著自青蓮教長期分化以後，它的重要主張，依舊隨著分支教派流傳不變。          

 

今天回首舊時，青蓮教當年“中外普度”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無極”

慈母創世的信仰和末劫收圓的說法，畢竟是在 1840 年代成型於青蓮教的道學建

構，由於青蓮教的致力傳播，以後從來沒有停止過它在華人世界的傳播。2013

年 7 月 17 日，從谷歌搜尋“末劫收圓”，用時 0.28 秒，找到約 167,000 條結

果；從百度搜索，相關結果約 89,600 個。如此數據，反映出青蓮教當日提出

“中外普度”，直到今天還在影響著許多宗教組織。遺憾的是，到目前尚難找

到青蓮教在各地傳教使用的非漢字文獻。 

 

五、餘話與迴向 

 

回首 19 世紀中葉以後的清朝中國，天朝盛世的幻覺是立足在充滿苦難的

土壤，各省連年面臨各種天災人禍，全國也面對西方船堅炮利東來，但如此情

勢也恰恰有利演變出催逼大眾反思信仰的適當空間，由反思信仰而尋求重構體

制。青蓮教的前人重視商貿，企圖總結儒釋道去建設新宗教，至少證明中國自

那時起出現一組致力於反思與重構傳統信仰文化的新興教派，而且其人員眼光

看外洋事務，不輕視商業經貿，亦借助經貿陸續遠渡重洋異域傳教。因此，吾

人對青蓮教的認識，或者不應停滯在將“民間宗教”與“農村”或“農民起

義”聯繫在一起的粗糙固定概念，尤應注意當時國際經貿與中外交流給中國帶

來何等衝擊，以及重視皇朝封建制度相對民間商業資本與海上經貿力量的矛

盾。 

 

民間商貿階層崛起相對於原來體制的矛盾，是否才是構成青蓮教眾亟欲從

傳統重新詮釋“天命”與“道統”的契機？礙於史料整理與論證有待充足，此

不贅言。但是，我們是可以很清楚的認識，青蓮教先天瑤池信仰的首要教義無

疑是圍繞著“末劫收圓”進行道學建構，回應中國那一整個時代，教派也據此

而開展了相關無極而太極的創世論述，以及探討了天人關係的定位，從而涉及

借重儒釋道三教經典詮釋“天命”與“道統”誰屬的核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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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不論青蓮教以及其分流各道脈的歷代先賢如何企圖融會貫通儒釋道三

教，也暫不提這些先賢各自著作對三教經典的理解與詮釋能力是否能被三教中

人普遍認可，若是考慮其理路方向與信徒的前赴後繼，這一整套救度原靈的說

法，確有悲天憫人的真誠，也有尋求明心見性的憧憬，還有追求大同世界的理

想。青蓮教道學理論的建構，對於這個經常發生各種天災人禍的人間世界，至

今是有著參照的價值。 

 

2011 年 7 月，中國大陸青海社會科學院主辦“崑崙神話與世界創世神話國

際學術論壇論”，筆者發表《末劫收圓：概說先天道諸派瑤池信仰的循環創世

觀》，曾作如是說：“這整套理論，不斷是回應時代也是超越時代。所謂回應

時代，是由於任何時代都會有苦難，而瑤池信仰的道學建構神道說法上撫慰了

世代的苦難眾生。它告訴大家：大家冥冥中有個慈母，更在宇宙天地之上，她

是超越的存在兼無限的能耐，深深痛惜子女遭受的苦難，而且不會袖手旁觀。

這個慈母的教導，不是否定苦難的存在，而是勉勵大家未雨綢繆，敢於克服更

大的苦難。可是，她給了天下子女更大的承諾，即苦難的過程必有人格的修煉

和自我的肯定。而且，一旦任何人回應和追隨著慈母的承諾，就不會放棄自己

對他人以至對萬物慈悲的義務，必將獲得最高境界的歸宿——不生不滅。”53 

 

同年 8 月，臺灣花蓮勝安宮也舉辦了“王母信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筆者在會上發表《末劫收圓──晚清瑤池信仰建構的苦難道學》，也提到先天

揭示“午會收圓”的積極意義：“世界從來未能擺脫的最大內容。人命活在從

創世到末日的流動之間，能意識到苦難的存在，以及認清苦難的面目而超越

之，亦即是回應有限時間所限制的人生。所以，午會收圓就是未雨綢繆。即使

延康末劫要到很遙遠的將來才是末日，人類也不能坐以待斃。人們若能在最大

的苦難未來臨之前普度收圓，原靈已事先到達超越的境界，則末劫能奈我何？

可是想像到一切有始有終，地球的滅壞也在眼前演變，眼前一次次的苦難就不

是大事了；反而要因慶倖能生在尚未毀滅的世界，更加珍惜、愛護與尊重地上

的一切人事與自然環境。” 54 

 

根據筆者以上的理解，基本上去說，“末劫收圓”永遠是可以肯定而又未

曾定數的過程，對於“末劫收圓”的信仰以及感受時值“午會”的憂患意識，

卻可以轉化出人心對天道期盼，追求如《大學》所說的“在明明德，在止於至

善”。如此也就確立了教義的指導是可以超越任何的時空，繼續警惕與喚醒人

心。就由於三期末劫的道理隨時可以對證世界的黑暗面，而普度收圓的教理總

是帶著理想主義的色彩，所以先天瑤池信仰才會展現永恆的生命力量，吸引歷

代無數尋求安身立命的人心。 
         

謹以本文敬獻青蓮教下南洋諸位前賢。本文若能有功德，谨以此功德，迴向青

蓮教徐楊十三祖以前诸前贤、徐楊十三祖以下各分流道脈眾先賢，並及六道諸

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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